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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文宗与恭亲王

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，文宗崩于热河。遗命以皇长子载

淳继位，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军机大臣，额驸景寿及辅国公肃顺等总共八

人，“赞襄一切政务”。这就是清朝家法中“顾命大臣”辅弼幼主的制度。

不久，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（其时仿明朝万历的成例称她“圣母皇

太后”），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，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，于是与文宗异母

弟恭亲王奕密谋，夺取政权，由“顾命”而变为“垂帘”，两宫临朝称制

于上，恭亲王综揽全局于下，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“辛酉政变”。

“辛酉政变”争权的两方，缩小范围来说，一方为慈禧和恭亲王，一

方是肃顺及其同党。但肃顺为文宗所重用，而文宗的重用肃顺，则在恭

亲王于咸丰五年奉旨“罢直军机，回上书房读书”以后———此为文宗与

恭亲王兄弟失和的表面化。换言之，没有恭亲王于咸丰五年的退出军

机，就没有肃顺于咸丰六七年始的逐渐被重用，即令肃顺在御前当差，

有心揽权，则以恭亲王的地位，足以裁抑，然则文宗的末命，必以嗣君付

托恭亲王，不特无“政变”之可言，且亦无“垂帘”之变局。王湘绮诗：“祖

制重顾命，姜姒不佐周”。“垂帘”原是恭亲王与慈禧合作的条件之一，

倘恭亲王亦在“顾命”之列，一定也跟肃顺、载垣一样，对“垂帘”之议，持

坚决反对的态度。

由此可见，“辛酉政变”实种因于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，其间牵

涉到帝位、亲情、礼法、隐衷。重重因素的纠结，构成了复杂微妙的过

程。我以为在贡献《慈禧前传》于读者之前，有先议议此过程的必要，因

作本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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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宣宗生前，三后九子，二三两子幼殇。第一子薨于道光十一年四

月；两个月以后，皇四子奕生，是为文宗。

文宗的母亲钮祜禄氏，由全嫔累进为全贵妃。十三年四月，继后佟

佳氏崩，全贵妃晋为皇贵妃，摄六宫事；十四年十月，正位中宫。二十年

正月初九崩，年三十三。宣宗亲自定谥为“孝全”。

清宫词：“蕙质兰心并世无，垂髫曾记住姑苏，谱成六合同春字，绝

胜璇玑织锦图。”原注：“孝全皇后为承恩公颐龄之女，幼时随宦至苏州，

明慧绝时。曾仿世俗所谓乞巧板者，斫木片若干方，排成‘六合同春’四

字，以为宫中新年玩具。”因生长苏州之故，亦可想见其在“明慧”以外，

还有江南女儿的温柔，这与旗下格格的开朗爽健是大异其趣的，此所以

独蒙帝眷。

孝全之崩，曾有异闻。清宫词：“如意多因少小怜，蚁杯鸩毒兆当

筵，温成贵宠伤盘水，天语亲褒有孝全。”原注：“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

宫事，旋正中宫；数年暴崩，事多隐秘。其时孝和太后尚在，家法森严，

宣宗亦不敢违命也，故特谥之曰：‘全’。宣宗既痛孝全之逝，遂不立他

妃嫔之子而立文宗，以其为孝全所出，且于诸子中年龄较长。”照这首诗

看，孝全暴崩，似是新年宫中家宴，为人下毒所致。但“温成贵宠伤盘

水”，兼用宋仁宗张妃怙宠及庆历八年，近侍作乱纵火，曹后率宫人救火

擒贼的故事，不知意何所指？词连孝和，尤不可解。史载：宋仁宗张妃

颇与闻外事，曾为其伯父尧佐乞官；或者孝全亦有类似的举动，而宣宗

继母孝和太后秉性严毅，有所责备，孝全因而羞惧服毒。宣宗哀矜，谥

以“全”字。这是我的猜想，究竟真相如何？诚所谓“宫闱事秘，莫得闻

矣”！

孝全崩后，宣宗未再立后。其时妃嫔中，名位最高的是静皇贵妃，

幼殇的皇二子、皇三子，都是她所出，再生一子，就是皇六子奕。孝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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崩时，奕即由静皇贵妃抚养，王闿运《祺祥故事》：“恭忠王母，文宗慈

母也。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，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，故与王如亲兄弟。”

静皇贵妃在文宗即位后，被尊为“皇考康慈皇贵太妃”。所谓“乳文宗”

的“乳”字，如作哺育解，不实；“舍其子”更不实，静皇贵妃多少是偏爱亲

子的。但文宗与奕为皇子时如“亲兄弟”则可信，因不独同在一母照

拂之下，且年龄相仿，同在书房；兼之皇五子奕出嗣为惇亲王后，不在

宫中，皇七子奕还小，不足为侣，除此以外，宫中别无可以谈得来的弟

兄，感情自然而然就亲密了。

二

奕的才具，无疑胜过奕。宣宗亦最钟爱这个儿子。但大位终

归于奕者，另有缘故。清史稿《杜受田传》：“文宗自六岁入学，受田朝

夕纳诲，必以正道，历十余年。至宣宗晚年，以文宗长且贤，欲传大业，

犹未决；会校猎南苑，诸皇子皆从，恭亲王获禽最多，文宗未发一矢，问

之，对曰：‘时方春，鸟兽孳育，不忍伤生以干天和。’宣宗大悦曰：‘此真

帝者之言！’立储遂密定。”文宗的这段话，就是杜受田的传授。又清人

笔记载：“道光之季，宣宗衰病，一日召二皇子入对，将藉以决定储位。

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，卓（秉恬）教恭亲王，以上如有所垂询，当知无不

言，言无不尽。杜则谓咸丰帝曰：‘阿哥如条陈时政，智识万不敌六爷。

惟有一策，皇上若自言老病，将不久于此位，阿哥惟伏地流涕，以表孺慕

之诚而已。’如其言，帝大悦，谓皇四子仁孝，储位遂定。”

如上所引，文宗得位，不无巧取之嫌；而恭亲王的内心不甚甘服，亦

可想而知。兄弟各有心病，种下了猜嫌不和的根由；而以静皇贵妃的封

号一事为导火线，积嫌到咸丰五年，出现了明显的裂痕。兹就王湘绮所

著《祺祥故事》中，有关此事的记载，分段录引注释如次，以明究竟。

会太妃疾，王日省，帝亦省视。一日，太妃寝未觉，上问安至，

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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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监将告，上摇手令勿惊。妃见床前影，以为恭亲王，即问曰：“汝

何尚在此？我所有尽与汝矣！他性情不易知，勿生嫌疑也。”帝知

其误，即呼“额娘”。太妃觉焉，回面一视，仍向内卧不言。自此始

有猜，而王不知也。

圆明园三园之一的万春园，原名绮春园。道光年间，尊养孝和太后

于此；文宗即位，亦奉康慈太妃居绮春园，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

康慈；而视疾问安，又无异亲子，凡此都是报答抚育之恩。但看康慈误

认文宗为恭亲王所说的一段话，偏心自见，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。

又一日，上问安入，遇恭亲王自内而出，上问病如何？王跪泣

言：“已笃！意待封号以瞑。”上但曰：“哦，哦！”王至军机，遂传旨令

具册礼。

此记康慈不得太后封号，死不瞑目。“哦，哦”是暂不置可否之词，

恭亲王则以为文宗已经许诺。这可能是一种误会，但恭亲王行事，有时

亦确不免冲动冒失，因而被认为“狂妄自大”，以后与慈禧的不和，即由

于此种性格使然。

恭亲王初入军机在咸丰三年十月，虽为新进，但以爵位最尊，成为

掌印钥的“领班军机大臣”。所谓“军机领袖”、“首辅”、“首揆”都是指领

班的军机大臣。召见军机，自乾隆十三四年间开始，全班同见，但首辅

或一日数召，面听指示称为“承旨”；既承旨而缮拟上谕进呈，称为“述

旨”；至于“传旨”，通常指口头传达旨意而言。

所司以礼请，上不肯却奏，依而上尊号，遂愠王，令出军机，入

上书房；而减杀太后丧仪，皆称遗诏减损之。自此远王同诸王矣！
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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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所司”指礼部。尊封皇太后，应由礼部具奏，陈明一切仪典。恭亲

王传旨，虽非文宗本意，但皇帝如摈拒礼部请尊封皇太后的奏章，则将

闹成大笑话，所以不得不依奏。而恭亲王的“传旨”，起于误会，终同挟

制，文宗自然要懊恼。

清史稿《文宗本纪》：“咸丰五年秋七月壬戌朔，尊皇贵太妃为康慈

皇太后。”到七月庚午（初九），皇太后崩，十一天以后，恭亲王以“办理皇

太后丧仪疏略”的“原因”，奉旨退出军机，回上书房读书。所谓“自此远

王同诸王”的“诸王”，指惇郡王奕、醇郡王奕、钟郡王奕诒、孚郡王

奕等四人原这就是说，文宗从此看待奕，与其他异母弟并无分别，

不复如“亲兄弟”。而康慈的抚育之恩，也算在尊封太后一事中报答过

了。

据清史稿《礼志》，康慈太后崩，“帝持服百日如制”。所谓“减杀太

后丧仪”，最主要的是谥法有异，清史稿《后妃传》，康慈崩后，“上谥曰

‘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’，不系宣宗谥，不庙”。按：封后而不系帝

谥，起于明宪宗生母孝肃太后，明史《后妃传》：“孝肃周太后，英宗妃，宪

宗生母也。⋯⋯嘉靖十五年与纪邵二太后并移祀陵殿，题主曰皇后，不

系帝祀，以别嫡庶，其后穆宗母孝恪、神宗母孝定、光宗母孝靖、熹宗母

孝和、庄烈帝母孝纯，咸遵用其制。”但在清朝，上谥太后，并无此前例。

文宗不以家法而沿用前朝故事，一方面表示，孝静太后抚育有恩，侍奉

如生母；一方面亦表示嫡庶究竟有别。致憾之深，可以想见。

以后到了咸丰七年，奕复起，受命为都统。其时肃顺已开始得

宠，为固位计，不免对奕有所中伤。英法联军，进逼京师，文宗以“秋

狝木兰”为名，仓皇避往热河，命奕留京“办理抚局”，则由于肃顺的制

造空气及守旧派的推波助澜，相卒以为奕将借洋人的势力，重演“土

木之变”的故事，甚至连惇亲王奕亦相信奕要谋反。于是文宗与恭

亲王手足之间，猜忌愈深。

总之，如无牢不可解的心病，则以兄弟之亲，谗言不入，文宗末命的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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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命八大臣，当以奕为首。“祖制重顾命”，以恭亲王的才具，执行尊

严的家法，慈禧决不可能取得任何政治上的权力。照这样看，清文宗与

恭亲王的手足参商，不过便宜了慈禧一个人而已。历史的因果关系，有

时奇妙难测，此为一例。

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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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皇帝终于把所有的奏折看完了。

丢下惠亲王领衔所奏，“恭办圣训告竣，请旨遵行”的那道折子，他

顺势伏在紫檀书案上喘气。左右的小太监都无动作，只紧张地注视着，

怕万岁爷会昏厥。皇帝虚弱得太厉害，这时还不能去碰他，须等他喘息

稍定，才宜于上前服侍。

三十岁的皇帝，头上涔涔冷汗，胸前隐隐发痛，最难受的是，双颊潮

热，烧出一种不知何处可以着力的虚浮之感。但是，他的思绪仍然是清

晰敏锐的：最后所看那道奏折的内容，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起。什么

“圣训”？想到他自己告诫臣子的那些话，“朕”如何如何？“尔等”如何

如何？越觉双颊如火，烧得耳朵都发热了。

每一念及自己的责任，他总不免归于困惑：困惑于列祖列宗，何来

如许精力，得以轻易应付日理万机的繁剧？而尤其使他不解的是，他的

高祖世宗宪皇帝，古往今来如何竟有以处理政事为至乐，每天手批章

折，动辄数千言，而毫不觉得厌倦的天子？

对于他来说，仅是每天看完奏折，便成苦刑，特别是那些军报。发

匪未平，捻匪又起；捻匪未消，夷人又至。祖父以前，只有边陲的鳞甲之

患；父亲手里，也不过英夷为了鸦片逞凶，像这几年内忧外患，纷至迭

起，不独东南半壁糜烂，甚至夷人内犯，进迫京师，不得不到热河来避

难，这是前人所未曾遭遇过的艰难处境，他相信换了任何一位皇帝，都

会像他一样，怕看那些奏报军情的章折。

惟有这样自我譬解，他才能支持得下去；也惟有这样自己为自己找

理由，他才能有寻一些乐趣的心情，领略到一些天子之贵！

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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喘息渐渐平定了，他慢慢抬起身子，早有准备的小太监，敏捷有序

地上前伺候。首先是一块软白的热手巾递到他手里，然后进参汤和燕

窝，最后是皇帝面前最得宠的小太监如意，捧进一个朱漆嵌螺钿的大果

盒，跪在御座旁边；盒盖揭开，里面是金丝枣、木樨藕、穰荔枝、杏波梨、

香瓜五样蜜饯水果；皇帝用金叉子叉起一片梨，放在嘴里，靠在御座上

慢慢嚼着，觉得舒服得多了。

“传懿贵妃来批本！”

“喳！”管宫内传宣的小太监金环跪一跪，领旨走了。

“慢着！”等金环站定，皇帝又吩咐，“传丽妃，东暖阁伺候。”

等金环传旨回到御书房，皇帝已回烟波致爽殿东暖阁。接着懿贵

妃到了御书房，一个人悄悄地为皇帝批答奏折。

她不能坐御座，侧面有张专为她所设的小书桌。从御书案上将皇

帝看过的奏折都移了过来，先理一理。把那些“请圣安”的黄折子挑出

来放在一边；数一数奏事的白折子，一共是三十二件，然后再清理一遍，

把没有做下记号、须发交军机大臣拟议的再挑了出来，那就只剩下十七

件了。

批十七件奏折，在懿贵妃要不了半个时辰，因为那实在算不了一件

什么事！

多少年来累积的经验使然，皇帝批答本章，通常只不过在几句习用

语中挑一句：诸如“览”；“知道了”；“该部知道”；“该部议奏”；“依议”之

类。而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，皇帝也不必亲自动笔，只在奏折上做个记

号就行了。

记号用手指甲做。贡宣纸的白折子，质地松软，掐痕不但清晰，而

且不易消灭；批本的人看掐痕的多寡、横直、长短，便知道皇帝的意思，

用朱笔写出那个掐痕所代表的一句话，就算完成了批答。这在“敬事

房”的太监，是无不可以胜任的。

喜欢揽权的懿贵妃，因为常侍候皇帝处理政务的缘故，把这个能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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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闻机密的工作，拿到了手里。皇帝的亲信近臣、协办大学士、署领侍

卫内大臣、内务府大臣并执掌印钥的肃顺，因此一再秘密进言，说懿贵

妃揽权，喜欢干预政事。其实，她是在学习政事。对于大清的皇位，没

有谁比她看得再清楚的：也许一年半载，至多不出三年，她的今年才六

岁的儿子———皇长子，也就是皇帝眼前惟一的儿子载淳，将会继承大

统。她必须帮助儿子治理“天下”。

所以她不但依照掐痕，代为批答。更注意的是，皇帝看过，未作表

示，而须先交军机大臣处理的奏折，往往那里面的陈述，才是正在发展

中的军国重务，她想了解内外局势，熟悉朝章制度，默识大臣言行，研究

驭下之道，懂得训谕款式，这些都要从奏折中去细心体味。

有一道奏折，是恭亲王奕所上，皇帝未作任何记号，而应该是有

明确指示的，恭亲王“奏请赴行在，敬问起居”，哥哥有病，弟弟想来探

望，手足之情，天经地义，何以不作批答呢？

稍作思量，懿贵妃就已看出，这道内容简单的奏折中，另有文章。

恭亲王来问起居，只是表面的理由，实际上是要亲自来看一看皇帝的病

势，好为他自己作一个准备。也许，恭亲王还会苦谏回銮，果真谏劝生

效，回到北京，有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勋戚耆旧在，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制裁

专擅跋扈的肃顺。

想到这里，她立刻知道了这道奏折发交军机处以后的结果：肃顺虽

不是军机大臣，但在热河的军机大臣中，怡亲王载垣、肃顺的胞兄郑亲

王端华倚肃顺为灵魂；穆荫、匡源、杜翰都仰他的鼻息；资格最浅的“打

帘子军机”焦佑瀛，由军机章京超擢为军机大臣，更是肃顺的提拔，这

样，他们还不是都照肃顺的意思，驳了恭亲王的折子？

“哼！肃老六，你别得意！”懿贵妃这样轻轻地自语着，把恭亲王的

奏折拿在手里去见皇帝。

在东暖阁的丽妃，听得太监的奏报，特意避了开去；皇帝却依旧躺

在炕床上，等懿贵妃跪安起来，随即问道：“你手里拿着谁的折子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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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六爷的。”宫内家人称呼。皇帝行四，恭亲王行六，所以妃嫔都称

恭亲王为“六爷”。

皇帝不做声，脸色慢慢地阴沉下来，但潮热未退，双颊依然是玫瑰

般鲜艳的红色，相形之下，越显病态。

这样阴沉的脸色，在此两三年中，懿贵妃看得太多了。起先是不安

和不快；历久无事，不安的感觉消失了。而现在，甚至不快都已感觉不

到，该说的话还是要说，不管他是如何的脸色！

“皇上！这一道折子，何必发下去呢？”

皇帝开口了：“我有我的道理。”他本来想用峭冷的声音，表示给她

一个钉子碰，但以中气不足，声音低微而软弱，反倒像是在求取谅解。

于是懿贵妃越发咄咄逼人：“我知道皇上有道理。可是皇上有话，

该亲笔朱批。皇上别忘了，六爷是皇上的同胞手足。而且⋯⋯”她略一

沉吟，终于把下面的话说了出来：“他跟五爷、七爷他们，情分又不同。”

皇帝有五个异母的弟弟，行五的奕，出嗣为他三叔的儿子，袭了

惇亲王的爵；行七的醇郡王奕，与皇帝以兄弟而为连襟，他的福晋，就

是懿贵妃的胞妹；行八的奕诒和行九的奕，亦都是在皇帝手里才受封

的钟郡王和孚郡王。惟有奕的情形特殊：当皇帝继承大位的同时，他

便由先帝朱笔亲封为恭亲王，而情分格外不同的是，皇帝十岁丧母，由

恭亲王的生母抚育成人，所以六弟兄之中，只有他们俩如同一母所生。

但是，因爱几乎成仇，也正为此。这是皇帝的心病，懿贵妃偏偏要

来揭穿。话说得在理上，皇帝心内懊恼，却是无可奈何，只得退让一步：

“那，你先搁着！”

“是！”懿贵妃说，“这道折子我另外留下，等皇上亲笔来批。”

“嗯。你跪安吧！”

“跪安”是皇帝叫人退下的一种比较婉转的说法，然而真正的涵义，

因人因地而异，召见臣工，用这样的说法是表示优遇；而在重帷便殿之

中，如此吩咐妃嫔，那就多少意味着讨厌她在跟前，因此懿贵妃心里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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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舒服。

跪安是跪了，也正巧，跪下去就看见炕床下掉了一块粉红手绢在那

里，顺手捡起来一抖，粉香扑鼻，上面黑丝线绣的五福捧寿的花样。这

一看，懿贵妃陡觉酸味直冲脑门，脸色就很难看了。

忍了又忍，咽不下这口气，她站定了喊道：“如意！”

这一喊惊动了皇帝，转脸看到她手里拿着块手绢，认得是丽妃的东

西。怎么到了她手里？倒要看看她跟如意说些什么？

“传话给小安子，让他去问一问，皇后可是在歇午觉？如果醒了就

奏报，说我要见皇后。”

懿贵妃朗朗地嘱咐完了，扬扬手绢儿，踩踩“花盆底儿”，一摇三摆

地离了东暖阁。

皇帝非常生气，立刻回到书房，召见肃顺。

原怀着一腔怒火，打算着把懿贵妃连降三级，去当她入宫时初封的

“贵人”，但见了肃顺，皇帝却又改了主意———懿贵妃与肃顺是死对头，

皇帝难胜烦剧，但求无事，不敢去惹是非。

肃顺却已从小太监口中，得知端倪，此时见皇帝欲语不语，满面忧

烦，便即趋至御座旁边，悄悄问道：“想来又是懿贵妃在皇上面前无礼？”

皇帝叹口气，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皇上是什么意思，吩咐下来，奴才好照办。”

“我不知道怎么办？”皇上万般无奈地说，“第一，她总算于宗社有

功；第二，逃难到此，宫里若有什么举动，那些个‘都老爷’，可又抓住好

题目了，左一个折子，右一个折子，烦死了！”

所谓“于宗社有功”，当然是指后宫惟有懿贵妃诞育了皇子。肃顺

心想，不提起来还罢了，提起来正好以此进言。

于是，他先向外望了一下，看清了小太监都在远远的廊下，才趴在

地下，免冠碰了个头，以极其虔诚忠爱的姿态说道：“奴才有句话，斗胆

要启奏皇上。这句话出于奴才之口，只怕要有杀身之祸，求皇上天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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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奴才作主。”

肃顺是皇帝言听计从的亲昵近臣，早已脱略了君臣的礼节，这时看

他如此诚惶诚恐，大为诧异，而且也稍有滑稽之感，便用惯常所用的排

行称呼说道：“肃六！有话起来说。”

肃顺倒真的是有些惶恐，叩头起来，额上竟已见汗，他也忘其所以

地，就把御赐宝石顶的大帽子，往御案上一放，躬身凑过去与皇帝耳语。

“懿贵妃恃子而骄，居心叵测；皇后忠厚，丽妃更不是她的对手。皇

上要为皇后跟丽妃打算打算才好。”

皇后为皇帝所敬，丽妃为皇帝所爱，提到这两个人，皇帝不能不关

切，于是说：“你说如何打算？而且有我在，她又敢如何？”

“不是说眼前，是说皇上万年以后———这还早得很！不过，阿哥今

年六岁还不要紧；等阿哥大了，懂事了，那时候皇上再想下个决断，可就

不容易办到了！”

他的话说得相当率直，皇帝也不免悚然惊心：对于自己的病，最清

楚的还是莫过于自己，一旦倒了下来，母以子贵，那就尽是懿贵妃的天

下了。吕氏武，史迹昭然；大清宗社，不能平白送给叶赫那拉氏；若有

那一天，何以上对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？

皇帝动心了！太阳穴上苍白的皮肤下，隐隐有青筋在跳动，双手紧

握着御座的靠手，痛苦而又吃力地在考虑这个严重的后患。

而他的衰弱的身体，无法肩负这样一个重大的难题。想不多久，便

觉得头昏胸痛，无法再细作盘算。这原非一时片刻所能决定的大事，暂

且不想它吧！

“让我好好儿想一想。”皇帝又郑重告诫，“你可千万别露出一点儿

什么来！”

“奴才没有长两个脑袋，怎么敢？”

到了晚上，皇帝觉得精神爽快了些，记起恭亲王那道折子，想好好

作个批答，于是又到了书房，由丽妃在灯下伺候笔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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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恭亲王的折子重新看了一遍，想起儿时光景，皇帝触动了手足之

情。

于是二十年来的往事，刹那间都奔赴心头，最难忘怀的是，每天四

更时分，起身上学，奕爱玩贪睡，保姆一遍遍地唤不醒，只要说一句：

“四阿哥可要走了！”立刻就会把双眼睁得好大，慌慌张张地喊道：“四哥

等我！四哥等我！”

于是纱灯数点，内监导引，由皇子所住的乾清宫东五所，入长康左

门，穿越永巷，进日精门到乾清门东面的上书房。虽然各有授汉文的师

傅，教满洲话的谙达，但只要一离了书案，两个人必定凑在一起，不管到

哪里都是形影不离的。

皇帝记得自己十四岁那年，正式开始习骑射，就在东六宫西面的东

一长街试马。十三岁的奕，第一次被抱上鞍子，吓得大叫，可是没有

几天工夫，就已控御自如，骑得比谁都好———从那时候起始，奕才具

展露，一步一步地赶上来了！

“唉！”皇帝轻喟着，浮起一种莫名的惆怅，喃喃念道：“青灯有味，儿

时不再！”一面自语，一面取枝玉管朱笔，信手乱涂着。

丽妃从皇帝肩头望去，只见画的是两个人，一个持枪，一个用刀，正

在厮杀，便即问道：“皇上画的是谁啊？”

“一个是我，一个是老六。”

丽妃一颗心猛然往下一沉，手脚都有些发冷，皇上与六爷兄弟不

和，她是知道的，但何至于如仇人般刀枪相见，要拼个死活呢？

“这话有十四五年了！”皇帝画着又说，“是老六玩出来的花样，让内

务府给打了一把好刀、一枝好枪，我跟他两个人琢磨出来好些个新招

式。有一天让老爷子瞧见了，高兴得很，给刀枪都赐了名字，刀叫‘宝锷

宣威’。”

丽妃舒了口气，无端惊疑，自觉好笑，“枪呢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她又

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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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枪叫‘棣华协力’。”皇帝转脸来问，“你可懂得这四个字？”

丽妃娇媚地笑着，“我哪儿懂呀？正等着皇上讲给我听呢！”

“这就是说弟兄要同心协力，上阵打仗，才可保必胜。”

“本来就应该这样儿嘛！”

“连你都知道，”皇帝冷笑一声，“哼！老六偏偏就不知道！去年八

月初，我叫他出面议和，无非担个名儿，好把局势缓一缓，腾出工夫来调

兵遣将，谁知道他只听他老丈人桂良的话，真的跟洋人打上了交道了！

我真不懂他其心何居？”

静静听着的丽妃，笑容渐敛，不敢赞一词。因为皇后一再告诫过

她，皇帝说到什么有关系的话，只准听，不准说，更不可胡乱附和或者出

什么主意———这是祖宗的家法。柔弱的丽妃，就是没有皇后的提示，她

也是不敢违犯的。

发了一顿牢骚的皇帝，心里觉得痛快了些。站起身来，踱了数步，

重新回到御座，对着恭亲王的奏折，拈毫构思。

他已打定了主意，决计不要恭亲王到行在来。但是，他不愿意批几

个字就了事，心想着该好好写一段冠冕堂皇、情文并胜的话，一则好堵

住朝野悠悠之口，再则也让“老六”领略领略他的文采———他自知此刻

能胜过他这个弟弟的，怕就只有这一点了！

“这是刚沏的。”丽妃把用一只康熙五彩盖碗盛着的新茶，捧到御

前，“昨儿个湖南进的君山茶，皇上尝尝！”

“嗯。”皇帝自己用碗盖，慢慢把浮着的茶叶，滤到一边，望着淡淡的

茶水出了一会神，忽然转脸喊了声，“莲莲！”

“莲莲”是丽妃的小名。她刚走向门前，要传小太监去预备点心，听

得皇帝呼唤，赶紧答应一声，“莲莲在！”

“你说，”皇帝等她走到御书案前，指着奏折这样问她，“老六要到热

河来看我的病，我应该怎么跟他说？”

“这⋯⋯”丽妃赔笑道，“该皇上自己拿主意。我不敢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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